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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殷墟祭坛（丙一基址）出土玉璧

1. 白璧 2. 苍璧

图二三 殷墟 M1550 殉葬坑出土玉璧组佩

1. M1550 ∶ 40 2. M1550 ∶ 49

枚，有领瑗 1组 7枚。 各组玉质玉色相
近，尺寸则依次递减。如上述分组无误，
这就是目前所知商代唯一可被认为是
“列璧”的例子，尽管尚不能确知各组璧
之数量的含义，但“列璧”象征身份应该
无疑。而且数量为 4、7、8之“列璧”各有
2组，其极数为 9，这也许是商代王后所
可享受“列璧”之玉璧数量的极限。

在殷墟，无论墓葬规格多高，一般
每人只使用一枚牙璧， 这是迄今考古
所见事实。 郭家庄 M160 随葬牙璧，形
制规整，形体较大，无使用痕迹 ，应属
礼器 。 小屯 M5、花园庄 M54 等出土
牙璧，形体较小，有明显的系绳磨蚀痕
迹甚至缺口，或系佩饰。

据现有考古成果， 在殷商时代，墓
葬等级与玉璧数量、质量、规格息息相
关。 墓葬等级越高， 璧的数量越多、质
量越好、规格越高。绝大多数普通墓葬，
不具备使用玉璧的资格。

就考古发现而言，殷商玉璧以平板
璧为常见型，小型墓葬通常只用小型平
板璧。 有领璧则主要见于较高等级墓
葬和王室祭祀场。 但，无论使用多少有
领璧，都同时伴有平板璧。 可能，平板
璧和有领璧的具体功能有所不同。

作为王陵的 M1001，其玉璧材质有
石多玉少现象，似不符合商王身份。 其实，王陵
中的出土器物，很多属于殉葬人所有，只代表
殉葬人身份等级。 出土的 M1001 之璧，并不能
肯定都属于墓主人。

若按《周礼》关于玉瑞和玉器的划分，殷墟
墓葬中作为礼器的玉璧，可以看作兼具玉瑞和
玉器双重性质。 即就死者本人而言，它们是生
前行礼之玉瑞；而就死者亲属而言，则是献于
死者的玉器。

2. 装饰用璧
侯家庄 M1001号大墓出土有 2 件小玉坠，

形如璧，但体量很小，中孔之外还有更细小之
边孔， 可用于系挂。 发掘者疑 “或为耳坠之

类？ ” [45]该墓翻葬坑出土牙璧 R1314，肉部残存
一个小系孔，应属装饰品。

妇好墓和花园庄 M54 出土牙璧， 中孔皆
有长期穿绳系挂形成的磨蚀沟槽， 应曾用作
佩饰。

殷墟西区 GM239出土玉璧，近边缘有一小
孔可用于系挂，应是佩饰。

孝民屯 NM137 ∶ 17 石璧在胸部 ， 应为
佩饰。

3. 丧葬用璧
苗圃北地 M15 ∶ 10玉瑗，直径 3.1厘米，出

于死者口中，为玉琀。
戚家庄殷墓 M162 死者为儿童， 口含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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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M216随葬玉璧亦为口琀。 M30随葬玉璧
在左手旁，应为玉握。

孝民屯殷墓玉璧 NM137 ∶ 31、SM68 ∶ 1，为
玉握。 玉璧残块 SM871 ∶ 10，为玉琀。

（三）甲骨文和金文有关记载
在殷墟卜辞和铜器铭文中，璧是行礼之重

要礼器。
卜辞有以璧祭祀祖先、入璧、征璧的记载，

除了前引《花东》涉璧诸辞条外，还有：
《花东》37.5“癸巳卜，子 叀白 肇丁？用。”
《花东》180.2“甲子卜，乙，子肇丁 眔琡？ ”
《花东》198.11“子肇丁 ？ 用。 ”
《花东》475.2“乙在巳卜，叀 ？ 用。 乙巳卜，

叀琅。 ”
《村中南》364.1“甲戌卜：于 来鼄羊百、辛

牛百、黄 五。 四五”
金文中有以璧为赏赐物的记录。 如《

卣》 铭文曰：“子赐 一， 用作丁师
彝”。 （《集成》5373）

综上 ，殷商玉璧具有礼器 、生活用器 （佩
饰）、丧葬用器三大功用。 一般而言，直径约为
3、4厘米者， 可能不具有礼器功能， 而是装饰
品，或作丧葬所用玉琀、玉握。 所谓“玉纺轮”为
捻线工具说，尚未得到科学验证。

形如璧而体量小的玉器，在商代有专名曰
“章”，其相关问题已有另文讨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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